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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术 探 讨

脾 阴 亏 损 治 疗 法 则 的 探 讨
‘

上海中医学院 ����级学生 何 新 慧

脾者
，
仓虞之本

，
营之居也

。

脾在人体生命

活动中的重要生理作用的发挥
，
全赖脾阴和脾

阳的互相协调和互相依存
。

脾阴不足可使脾 的

功能发生障碍
，
出现运化无能

，

精微不布
，
甚则

津血亏损等症象
。

由于脾以健运为贵
，

脾阴不足

亦以脾失健运为主要表现
，

临床上常见有不思

饮食
，
食后院痞不舒而喜按

，
消瘦

，
面色萎黄

，
大

便澹薄
，
便次增多

，
或 口唇千燥

，
低热不退

，
舌质

偏红或红绛
，
苔剥或光

，
脉细软或濡等症

。

脾阴

亏虚当以滋补为法
，
而在运用上有其独特之处

，

故探讨如下
�

滋补脾阴当以平补为法

脾为阴土
，

性善升运
，
喜燥恶湿

，
而大凡滋

补之品多为阴药
。

滋腻之药必助湿且碍脾之运

化
，
因此补脾阴不能纯用滋补

，

而以平补为贵
。 ’

平补脾阴可补其虚而不燥液伤阴
，

除其湿而不

滋腻恋邪
，
行其滞而不泥隔碍运

。

补而不燥
，
滋

而不腻
，
行而不滞的平补之品如

�

山药
、

扁豆
、

芭仁
、

太子参
、

石解
、

玉竹
、

莲肉等药
。

参芬白术

散是平补脾阴的代表方
，

方中山药
、

扁豆
、

苏仁
、

人参为要药
，
均具有平补而不滋腻的特点

。

其中

尤其是山药性平不燥
，
补而不滞

，
养阴不腻

，
可

为补脾阴的代表药
。

山药入肺脾二经
， 《
本经

》

谓
�“
补中益气力

，
长肌肉

，
强阴

。 ”
既能滋阴又能

补气
，
与人参

、

莲肉配伍效果更能增强
，
故堪称

补脾阴之良药
。 、 不居集

》
有中和理阴汤

，
即由山

药
、

扁豆
、

莲夜
、

人参
、

燕窝等组成
，

治疗脾阴亏

虚
，
饮食减少

，
痰嗽失血

，
泄泻腹胀

。

滋脾阴当顾及益脾气

脾阴与脾气 �阳�的互相依存关系极为密

切
。

脾气依脾阴而存
，

脾阴仗脾气�阳�而生
。
当

脾阴不足时
，

脾气�阳�必有所损
，
故维护脾气的

旺盛对洽疗脾阴虚十分重要
。

在�右床辨证论治

时选用药物
，
要既能滋脾阴而又能益脾气

，
方能

获得良效
。 《
景岳全书

·

传忠录
》
中提出

� “
善治精

者
，
能使精中生气

，
善治气者

，

能使气中生精
” 。

要使精中生气
，

气中生精是滋脾阴的重要环节
。

四君子汤是益脾气的代表方
，

但它与滋脾阴药

配伍治疗脾阴遗
，
一直为历代医家所喜用

，
其理

就在于此
。 《
慎斋遗书

·

古方解
》
中说

� “
四君子

�汤�阳中之阴……得山药则补脾阴 ，
加白芍则

补脾阴泻土中之木
。 ”

治疗脾阴虚
，
有时只要补脾气

，
使脾气旺盛

而脾阴得复
。

如 《 慎斋遗书
·

阴虚
》
中治

“
一小儿

久热不退
，
热后微汗

，

汗后发热
，
诸药不效

，
此久

病脾阴虚也
，
用保元获芬二帖而愈

” 。

按保元汤

一方
，

只有人参
、

黄茂
、

甘草三药组成
，

其中无补

脾阴之品
，
此因脾气旺盛

，
则脾阴内生

，

是另一

种治法
。

又如
《
续名医类案

》
中有易思兰治一脾

阴亏虚
，
阴火炽盛病人

。

此病曾经他医用发散和

解
、

补中益气均周效
，
阴愈亏而虚火越盛

，
致病

增剧见发狂症
。

易思兰用人乳并人参汤与之
，

一

日四服
，
二 日而愈

。

可见益气健脾在治疗脾阴亏

损中之重要
。

滋补脾阴需缓调收功

脾阴不足常见于热性病的恢复期或慢性消

耗性疾病的后期
。

脾运受损
，

吸收药物的作用必

然逊减
，
若在短期内大剂投补

，
反有栽脾之虑

。

因此
，
适当的长期滋脾阴

，
缓缓调理是治疗脾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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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的重要方法
。

如
《 医学广笔记

·

吐血三要法
》

说
�“
阴无骤补之法

，
非多服药不效

。 ”
盖

“
丸者缓

也
” ，
故除汤剂外

，
丸剂

、

膏剂均为可取之剂型
，

尤适用于治疗的后期阶段
，
巩固疗效

，
以 收 全

功
。

在这方面先哲亦有许多楷模可仿
。

如
《
金医

要略
》 倡用薯裁丸治虚劳

，
方中用山药�薯我�专

理脾胃为君
，
配以益气养血滋阴之品

，
缓收扶正

祛邪之功
。

缪仲淳
《
医学广笔记

·

卷二》 则用霞

天膏曲�牛肉熬制�合麦门冬
、

花粉及化痰等药
，

以淮山药粉糊和丸如麻子大
，
吞服 �每次 ����

克�
，
用来治疗脾经痰饮

。

张锡纯
《 医学衷中参西

录
�

医方
》
擅用药粥常调

，

如薯我粥�山药一斤

车�细
，
每服 ����� 克或 �� 克�治阴虚劳热

，
大

便滑泻等赢弱虚损之证
�
珠玉二宝粥�山药

、

截

仁�治脾肺阴分亏损
，
饮食懒进

，
虚热劳嗽

。

用药

物与食物合治脾阴亏损
，
不失为缓调脾阴的良

法
，
既可使脾阴渐充

，
又有利于脾运的恢复

。

正

如 《 素向
·

脏气法时论冷所说
� “
五谷为养

，
五果

为助
，
五畜为益

，

五菜为充
，
气味合而服之

，
以补

精益气
。 ”

滋补脾阴的反佐法和升提法

脾有得阳始运的特性
。

在滋补脾阴药中佐

以一味温药
，
其与君臣药相配合

，
能起到相反相

成的作用
，

更可减少滋阴药的粘腻寒凉之性
，
亦

可有利于湿邪的化除
。

且温药的灵动之性尤使

脾运如虎添翼
。

反佐之品当首推干姜
，
温脾之

阳
，
能走能守

。

如失血
、

泄泻等症还可用炮姜
。

《
慎斋遗书

·

阴虚 》所云
�“
宜于补阴药中加炮姜

以反佐之
。 ”
亦为此意

。 《
慎斋遗书

·

虚损
》
中还

指出
，
即使兼有火旺阳亢之证

，
亦不能苦寒直折

其火
，
宜用四君子汤加山药单补脾阴

， “
如用苦

寒
，
犹干锅炼红

，
倾以一杯之水

，
激助火势

，
立地

碎裂矣
。 ”
可见脾阴亏损不能过用寒凉

，

温药反

佐用之可获更好的效果
。

滋脾阴时还可应用升提法
。 《
丹溪心法

·

消

渴四十六
》
载治消渴不能食的脾阴虚患者

，
用加

味钱氏白术散养脾
，
以生津液

，
此方即在七味白

术散中加人柴胡 。 �

�克作为佐使
，
以升提脾气

。

又如
《
明医杂著

·

医论》 中治脾胃虚弱
，
津血枯

涸
，
在用滋补化源药的同时

，

佐以升麻 �� 克
。

历

代医家在滋脾阴时
，

不忘升提脾气
，
是顾及了脾

以升为健的生理规律
，
而滋阴之品多有沉降之

性
，
因此佐入柴胡

、

升麻等升提药
，
其临床意义

与益脾气药同用有相仿之处
。

滋脾阴需注意兼理其他脏腑

脾阴亏损可影响到其他胜腑
，
其他脏腑的

病变亦可累及脾阴
。

最易出现的病理变化是脾

阴亏损而其他胜腑亢逆
。

如
《
慎斋遗书

·

内伤
》

中说
� “
脾阴不足……肝火上行

。 ” 《 明医杂著
，

医论
��
中说

� “
胃火益旺

，
脾阴愈伤

。 ’

甸右证指南
·

木乘土》
中谓

� “
少阳木客犯太阴之土

，
持斋淡

薄
，
中虚热灼

。 ”
此亦可导致脾阴亏损等证

，
使症

状错综复杂
，
此时如单补脾阴则不能达到抑制

其他脏腑亢逆之效
，
因此

，
必须同时兼理其他脏

腑
。

如
《
明医杂著

·

医论
》 中治胃火旺

，
脾阴虚

，

症见能食好食
，
但食后反饱难化

，
用石膏

、

黄连

合人参
、

白芍
、

生甘草等药
。

石膏
、

黄连虽性寒
，

但有参
、

草顾护则可防其碍脾
，
但此法须中病即

止
，
以免寒凉伤脾阴

。

又如
《
临证指南

·

木乘土
》

治肝火犯脾
，
中虚热灼

，
以补脾和肝

，
为长久调

理
，
方用四君子汤加白芍安土

，
用丹皮

、

桑叶
、

黄

琴泄木
。

叶夭士认为
�“
桑叶轻清

，
清泄少阳之气

热 �
丹皮苦辛

，
清泄肝胆之血热

。 ”
两者功佳且不

伤碍脾阴
。

脾阴虚还可引起其他脏腑的阴亏
，

而后者

又可加重前者的病损
。

因此
，
兼补他脏之阴亦不

可忽视
。

如���腐证指南
·

木乘土
》
中华峋云谈叶

天士的经验
�“
养肝则阿胶

、

生地
、

白芍
、

麻仁
、

木

瓜
。 ”
其他如五味子

、

酸枣仁
、

祀子
、

当归等药皆

可随证选用
。

治疗脾阴虚还可 通过 治疗他脏 而达到 滋

脾阴的目的
，
如

《
血证论

·

唾血
》
中说

�“
脾经阴

虚…… ，
每因思虑而伤脾阴

。 ……肝木之气 ，
郁

于脾土之中
，……不须清热 ，

但解其郁
，
郁升而

火不遏矣
，
逍遥散主之

。 ”
又如

， 《
慎斋遗书

·

尿

血
》 中记载一验案

�

脾阴虚尿血
，
用麦冬

、

天冬

清肺
，
认为肺能降

，
脾 自能升也

。

此理乃据脾与

肺在生理上有脾升肺降
，
敷布津液

，
通调水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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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肺胃
、

心脾
、

肝肾之阴不同

浙江省嘉善县天壬地区医院 徐 涌 浩

“
扶正祛邪

”
是祖国医学治疗疾病的总则

。

抉正
，
不外乎指阴精和阳气两个方面

。

人体能保

持内在环境的正常活动和与外在环境的平衡协

调
，
就全在子阴精和阳气之间保持 着 相 互 资

生
、

依存
、

促进的动态平衡关系
。

而一切疾病的

发生
、

发展都必然导致阳气或阴精的损伤
。

因

此
，“
扶阳气

” ，“
存阴精

”
就成了祖国医学不可偏

废的两大治疗原则
。

“

阴
”
的共性

“
阴

”
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

， 《
内经

》

有
“
阳化气

，

阴成形
”
之说

。

凡精
、

津
、

汗
、

血
、

液等皆属
“
阴

” ，

具有充养形体脏腑
，
濡润

、

滋养
、

充泽皮肤
、

毛发
、

五宫
、

九窍
、

四肢百

骸的共同作用
。

精
、

气
、

神乃人身三宝
，

·

而阴

精则是
“
三宝

”
中之物质基础

。 “
阴精

”
之损伤与

否及其程度和疾病的预后
、

转归皆有密切的关

系
，

而且
�

和不少疾病的发生
、

发展亦有不可分

割的关系
。

保养
“
阴精

”
也就和人之生长

、

盛衰

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
。

各脏
“
阴

”
的个性

以上是言其
“
阴

”
的共同特性

。

如从阴液的

胜腑分布言
，

笔者认为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
�

一是
“
肺胃之阴

，

谓之津液
” �
二是

“
心脾之阴

，

谓之营血
” �
三是

“
肝肾之阴

，

谓之精髓
” 。

三者

虽同属
“
阴

”
类

，
但不仅在生理上各有其不同的

特性
，

且在病理变化和治疗用 药上亦 迥 然 不

同
。

从生理上言之
� “
肺胃之阴

，

谓之津液
” 。

“
津液

”
来源于胃

，

随着肺之宣发布散
，

流动全

身
，
故可称

“
肺胃之阴

” 。

由于津液经常居于流

动不息的状态
，
方能充养全身

，
故谓之

“
阴中

之阳
” 。

津液外则濡润皮毛
、

肌肤
，
内则滋养

脏腑
，
或渗入脉中能充实血液

，
或输注孔窍

，

或滑利关节
，

成为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不可

缺少的物质基础
。 “
心脾之阴属营血

” ，
这是从

心主血
，

脾生血
、

统血而言
，

故称之
“
心脾之

阴
” 。

营血之充盈和虚少
，
皆与心脾休戚相关

。

营血虽以流动为贵
，
但必须在脉道内运行

，
溢

出脉道则为妄行
，

故和津液相比
，

其走散
、

流

动之性显减
，

因此又称
“
阴中之阴

” 。 “
肝肾之阴

属精髓
” 。

这是从肾藏精
，
肝藏血

，

精血互生
，

肝肾同源而言
。

肝肾同居下焦
，
精者乃髓之源

，

髓能充脑
、

充骨
，

精足则髓充
� 精不足则髓不

充
， “
脑转耳鸣

，
胫痰眩冒

” 。

故精
、

髓同出一

辙
。

况其质稠
，

滋腻
，

常居于
“
守而不走

”
的状

态
， “
静而不动

” 、 “
藏而不泄

”
是其固有的特性

，

故又称
“
阴中之至阴

” 。

从病理变化上言之
�

由于肺胃之阴津液居

于流动不息状态
，
唯其流走不息

，

动则易耗
，

加上人体对津液的需求甚大
，
因此在所有

“
阴

”

中
，

津液是最易耗伤的
。

尤其在外感温热病中
，

津液耗损更为明显
。

这和温热之为病
，

要不离

乎肺胃有关
。

温邪之来
，

其径非皮毛即口鼻
。

皮毛
、
口鼻受邪

，

肺安得不受� 且肺为娇脏
，

肺之津液易伤乃 自然之理
。

况肺宜清
，

宜润
，

全赖阴之濡养
，
肺金受灼则肺脏失于阴液濡养

，

关系
。

类似这些治法诚可效仿
。

以上为脾阴亏损治疗规律的常法
，
然亦要

注意到脾阴骤亏之危证
，
此常可由短期内大量

的丧失津液
，

如剧吐
、

泻或大量失血等引起
，
此

时应速用回阳救阴之法
，

参附龙牡之类可酌情

使用
，
待病情转安

，
再用滋补之法治之

。


